
 

蔡昉：共同富裕三途 再分配

应成为越来越重要手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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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蔡昉 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！我们发展财富，管理财富，

增值财富，归根到底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，所以我围绕《共同富裕三途》讲几点看法。

其实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，我想强调三个途径，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

关，我们通过这三方面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。 

 

其一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。 

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，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 2025

和 2030、2035两个 GDP目标，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。

按照潜在增长能力，预测未来想实现两个目标应该在 15年里保持 4.7%到

4.9%的速度。按照目前趋势，根据产品要素、人力资本、生产率等提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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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度来测算到 2035年会达到的目标。 

从这一点看，第一，“十四五”结束的时候人均 GDP 可以达到

13000—14000美元，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第一个目标。2035年，

人均 GDP会接近于 22000 美元，非常接近所说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，但

略差一点。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，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。如果

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了潜在增长率，可以在 2025年实现人均 GDP比

14000美元多一些，到了 2035年人均 GDP可以接近于 23000美元，这

样就达到今天葡萄牙人均 GDP水平，算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中间这一组的门

槛。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，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。 

第二，增长要同步。有时候人均 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离的，历史

上 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。但党的十八大以后，我国

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同步性非常强，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两者保持了

非常好的同步。只有保持了这个同步，才意味着人均 GDP的提高可以转化

为居民收入的提高。这是基本，为此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，提高居民

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。 

第三，要分配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基尼系数有所下降，城乡居民收入

差距也有所下降。但下降几年后就已平缓，目前基尼系数保持在 0.46多的

水平。但基尼系数不降到 0.4 以下，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，因

此还要继续努力。但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。从

OECD 国家的经验来看，如果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展示在那，发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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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家在 0.4以上，有些甚至超过 0.5，如果不标明国家，有人会认为是拉

美国家。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，最终还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。

因此，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，再分配应该成

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。而且，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，经济增长也好，

技术变革也好，全球化也好，都可以做大蛋糕，但都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

糕的机制，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须有所诉求。 

其二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。 

这点在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，促进社会性流动。它的含义是什么

呢？就是历史上讲流动的时候讲的是横向流动，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

非农产业、小城镇、中等城市、大城市、沿海地区，这是横向。但是在横

向流动中也有纵向，收入提高了，身份、地位也提高了，有些在岗位上获

得了更高的提升。 

但是那个时候，第一，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，有普九，有高校扩

招，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。第二，经济增长非常快，蛋糕做得非

常大。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、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，劳动力

的流动也显著放慢。在这个时候，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流动，纵向的流动

就更加重要。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，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，相当

于挤一辆公共汽车，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，这种现象会发生，也会产生社

会冲突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流动。宏观来看，每个组都提

高是今后必须保障的，不能做到这点就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。从微观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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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家庭也不断增加收入，但今后可能会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质，有没有可

能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明显慢于其他家庭，有些从中低收入群体到次高收

入群体，这是关键，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。 

我们提出，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，从数量上

说，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。我简单介绍一下：第一个，是脱贫之后

的农村低收入群体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大概有接近 1 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

口脱贫，脱贫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贫困人口，但仍是低收入群体，如何让他

们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非常重要。十八大以来在脱贫的人数有近一

亿人，还有一些反复脱贫，还有以前的低收入群体，规模相当庞大，一定

是以亿来计的人数。按照 OECD的相对贫困标准，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

50%。按照我们的情况看，2019 年的中位数，农村是 14000 元多一点，

它的 50%就是 7000 元多一点，明显大幅度低于最低 20%的家庭。2020

年之后这个情况好多了，但是假设农村还有 30%的家庭，或者 30%的人口

还处在相对贫困线之下，就意味着这是 1.5 亿以上的人口。如何让这些人

口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呢？数量非常可观。 

第二个倍增是进城的农民工，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，他们是4500

元多些，当我们说中国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，其实月收入就已经

是它的下限了。因此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，但是他们没有

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，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，只有把他变成

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，否则的话他是非常不稳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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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造成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。这

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，意义非常巨大，足以实现倍增

计划。 

第三个倍增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。人口普查后，老年人口比原来

想象得大，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程度高，目前 65岁及以上高达 1.9亿，

60岁以上高达 2.7亿，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，如何让老年人过

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，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。同时，这也是共同富

裕的需求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。 

其三，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。 

很多人可能都读过波特写的《国家竞争力》，这里面他讲到经济增长跨

越四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，靠资源和劳动力丰富；第二个阶段

是投资驱动，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，可以保持高速增长；第三阶段是

创新驱动，越来越多的要用技术和生产力提高；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。但

是，对波特来说，他说前三个驱动经济增长是上行的，恰恰到了财富驱动

阶段，说是经济增长是减速的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。 

因此，对中国来说，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，

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。可以简单地说，中国长期以来，特别是 2012 年以

来，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，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。但从

现在开始，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，大概在 2025 年之前，我

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，也就意味着我们面临双重制约。按照这个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2802


